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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北京度

过的，在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度

过的。

1955年秋，我进校时连个旅行袋都没

有，随身只带了被褥和一个小布包。每月

的生活费主要靠学校发放的助学金和父

亲每月寄来的10元钱。到1961年1月离校

时，我己经有两个帆布方箱，其中一个全

部用来装书，很重。

第一个寒假，绝大部分同学离校回家

了，我选择了留校。同班朱栋材同学家住

北京市内，得知我春节在学校过，主动提

出让我到他家过春节，并将家庭住址、乘

车路线写得一清二楚，特别叮嘱我，大年

初一一定去呀！盛情难却，初一那天，我

很顺利地就到了栋材家，见到伯母及和他

年龄相若的妹妹。栋材的母亲是法官，父

亲是律师，妹妹正准备考大学。伯母主理

我的大学

○张蕴哲（1961 届水利）

包的三鲜水饺，还炒了几个热菜，我美餐

一顿，感受到在家过春节的温暖。

栋材从儿时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他待人热情，处事得体，同学关系甚佳。

据我所知，栋材高中毕业时因学校的教学

需要，在原校教了两年的俄语课，之后才

上的清华，所以比我大两岁。

1956年春，第二学期开课不久，我就

在校刊《新清华》上看到了黄万里教授写

的小说《花丛小语》。黄先生是民主人士

黄炎培之子。小说开头是写北京市五道口

马路翻浆问题。小说中提到的风云人物是

金大郎，这位金大郎是何许人也？后来在

反右运动中批判黄先生时，我才知道他是

影射时任副校长钱伟长教授。至于他们之

间有些什么恩怨，我们并不清楚。批判黄

万里时，曾提到他回国时，曾在报刊上登

出个人介绍，内容有黄博士从海外学成回

国，以及由他主持修建桥梁定名为“万里

桥”。这两件事，在今天看来，都算不了

什么大事。为了推销自己，能找一个合适

的工作，是无可厚非的。至于他被划成右

派并降职，主要是因为他对苏联专家主持

修建三门峡水电站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几

十年后却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

勤工俭学时，黄先生只带我一个学

生，搞鼠笼式自记温度计的研究。他曾

派我到北京大学气象系学习考察，收集资

料。约有半月的接触，可能是这一课题与

水利水电工程相隔较远，而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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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全国开展扫盲运动，我是

每周二到学校西北方向的西北旺村一个农

民家教人认字。上完课后，约晚9时返回

学校。在最后一次返校时，很少走人的北

门比往常更早关闭了，我只好从铁丝网篱

笆墙顶跳进了校园。扫盲去过多少次，

我记不清了。但记得来认字的大姑娘、

小媳妇人人抽烟，而且烟瘾很大，身上

烟味重。

大二时，宿舍进行了调整。我班男生

住在4号楼一层的西北侧。夏日的一个晚

上，上晚自习的时间，有个房间的电线

着火，一同学用脸盆到水房打水准备灭

火。我正从走廊路过，见状立即跑到一

层电闸开关箱处拉断了电闸。这避免了

一次火灾，严重一点说可能是防止了一

次伤亡事故。

1957年春，全校发生流感。校方为防

止流感的扩散、蔓延，便将流感病号都集

中住进体育馆。体育馆人满为患，同时全

校停课数日。我与同室的朱栋材兄身体如

常，我们就利用下午的时间健身，练跳

高。经他的指导和自己苦练真有提高，我

能跳过1.3米了。而栋材兄身体健硕，可

轻松地跳过1.5米。同室的乔润德同学对

流感的发病情况进行了研究，他经过统计

得出的结论是：正在谈恋爱的发病率高，

而且热恋中的男女多双双染病，提出了

“流感成对说”。

1957年“反右”前夕，清华开展了一

次理工合校的辩论，就照搬苏联的做法还

是向西方学习展开讨论。有一天上午，主

合派请来了钱伟长副校长，明斋前围满了

学生和教师。主讲人站在一个长桌上，我

就站在桌旁，倾听先生讲述理工合校的利

与弊以及国外高校的实例。讲演之后，主

合派（几乎全校的师生都是）拿来一个软

皮笔记本，请支持主合派的人签名，我毫

不犹豫地签了名。后来，在学校“反右”

展览会上还展出了这个签字本。我偷看到

我的名字还在，心想如果组织上看到我的

名字，一定会对我的人生添不少麻烦。

1957年暑假，是我入学后第一次回家

探亲，正逢叔父张德信也从苏联回国探

亲，真是喜出望外。在回乡的日子里，松

花江发出特大洪水险情预报，叔父约了

几个同学、朋友，带着我参加到了抗洪筑

堤行动中。防洪筑堤虽是我的专业，然而

我只学习了基础课，专业课还一点没接触

到，因此在这次防洪中我只出力气。

暑假结束返校，我乘火车途中嫩江却

发了特大洪水，将白城附近的铁路桥梁冲

垮，架设临时浮桥需要时日，我心急如

焚，折腾了数日后回校，大三的专业基础

课已经开讲。

大三时，我们开始学习水文课，并到

张房水文站实习。水文站位于城南，解放

牌车路上要行驶两个小时。我们住进了一

个学校的教室，地上铺的草团。我们还要

写诗、诵诗，歌颂大跃进。那一夜张房下

张蕴哲学长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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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大雨，我们在水文站站长带领下观测

了这次洪水的过程和峰值。

实习之后，我们返校参加勤工俭学。

我分在三峡坝工组，主要工作是用环氧树

脂浇筑三峡腹拱坝模型，供光弹性应力分

析用。当时考虑到腹拱坝坝型较一般重力

坝的优点是将水轮发电机组布设在厚厚

的混凝土坝体内，防止轰炸。以前做的环

氧树脂坝体模型，都是作为平面问題进行

光弹分析。我考虑到坝体内设有管道，为

了模拟坝体内的管道，我在模型浇筑过程

中，加设一圆形断面的铝棒，之后将铝棒

用强酸蚀去的化学方法，制成了坝段内设

有管道的半空间模型，较以前平面模型有

了进步，更接近于坝体实际。制作这个半

空间光弹试验模型，是我想的办法，而且

应用了化学知识，自认为是一个改进和提

高，然而却没有受到老师肯定。

到大四的1958年秋，学习了一些专业

课后我们开始施工实习。大队人马直开到

河北省中西部的易县紫荆关水电站工地。

我被分在施工组织设计组，开始了纸上谈

兵。该水电站是拟建在拒马河上的跨流域

引水式水电站，但在工地约有两个月，我

既没见到什么大型施工机械，也没见到训

练有素的水电施工队伍。

1959年的暑假，我又一次回到故乡，

见到了父母和亲友，但祖父已病故。我在

堂弟的安排下，在县里打了十多天的零

工，有了些收入。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打

零工是很难的。这次主要是在仓库里干些

零活，不累。

考虑到即将毕业离开首都北京，我决

定提早返回学校，玩几天。时逢建国十年

大庆，北京建成了十大建筑。我参观了人

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北

京新火车站，又到北海、天坛等公园一

游，还观看了1959年全运会中的足球赛和

话剧《马兰花》。

大五新学期开始不久，校方宣布清华

学制由五年改为六年，我们大五年级是过

渡学制改为五年半。这么重大的事情学生

当然要告诉家长。绝大部分家长都不理

解，认为学生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我想

到的是，其他工科院校多为四年制，我们

清华五年不算短了，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早

就想毕业了。

新学期刚开课不久，水利系突然在1
号楼西侧召开全年级大会，宣布水60年级

停课搞毕业设计，一年半的毕业设计，可

真不短，可能又创造了一个世界记录吧！

国庆节一过，水60字的大队人马开赴

青石岭水电站工地。该水电站是密云水库

上游的梯级，拟建造150米高的混凝土拱

坝，项目是清华水电院与北京院合作。学

生设计如此高的拱坝，犹如又放一颗卫

星。这之后的假期，我不记得是怎么过

的，因为我已经不关心假期了，关心的是

何时毕业离校。

记得同去青石岭的，我班有邬正馨班

长，因为他年龄在我们班最大，入校前曾

工作过。有一天，突然广播有民工受伤，

急需献血。对此，同学们都排队踊跃献

血，等待血型检测。最后，只有一名同学

的血合乎要求。

在设计水电站过程中，我承担大坝基

础灌浆和坝体接缝灌浆设计，我曾出过一

张大图，后来修改过一次，但工程只浇筑

了一大块坝基混凝土就停工了，可能是因

为资金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我曾随同施工李老

师，去过黄土板定向爆破坝的坝址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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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那里山体陡峭，外凸，真是定向爆

破筑坝的优良坝址。山体植被很少，山腰

处的路时隐时现，我们走到了断头路，两

人真是提心吊胆，若有一点闪失，就只好

来世见了。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返回了

青石岭。

由于青石岭水电站停建，大约是1960
年年中，我们返回校园准备毕业答辩。时

逢困难时期，学校请来北京市委书记兼市

长彭真同志做报告，他的报告中我印象最

深的是：“鸡不能吃了，要留着下蛋；蛋

也不能吃了，要留着孵小鸡。” 
最后系里研究决定，设计答辩只需一

人答辩，其他毕业同学只在下边听就算通

过了。答辩会上宾客不少，答辩题目是

《高拱坝的设计》，很顺利地通过了。

1961年元旦前夕，清华在西大饭厅

举行1960届毕业典礼，有2000名毕业生参

加。蒋南翔校长致词，他希望同学们毕业

后要培养四个观点，即群众观点、劳动观

点、唯物观点和历史观点。最后祝酒词

是：同学们，让我们举起茶杯，没有酒就

象征性地干杯吧！ 
1961年1月填报志愿，我第一志愿填

报了新疆，第二志愿填报了吉林。系里综

合考虑后公布我分回吉林。同分到吉林的

还有从桂英等。1月末，全体毕业生离校

走向社会。后来，清华曾发文请用人单位

将清华的这期毕业生按1960年毕业对待。

至于用人单位如何办，那当然是由用人单

位自己决定了。实际情况是，吉林省水利

厅将我们这些冬季参加工作的，同夏季参

加工作的一样，至1962年7月转正，也就

是说我们的实习期延长至一年半。

1961年元旦刚过，篮球迷得到了好消

息，匈牙利国家男篮将访华与中国男篮进

行比赛。几个球迷一合计，施嘉炀教授刚

从苏联研修回来，肯定带回电视机了。经

与施先生联系，先生一口答应并表示欢迎

观看。当晚，约6时，哥几个准时到了施

先生家。师母是校医院的护士长，待人热

情，对我们问寒问暖。我们兴奋地为中国

男篮加油，但最终中国队还是输了比赛。

在清华学习五年半，有诸多的遗憾。

一是不开英语课，对以后的工作产生不利

的影响。二，最主要的“水电站厂房构

件”课未开，很可能是毕业设计时间过

长，将课程挤掉了。毕业时我对水电站厂

房内的结构几乎是一无所知。三，未看见

过水电站。在校的五年半里，有过几次实

习，也做了一年半时间的毕业设计，我只

在书本上看见过水电站，而实际却没进过

一座水电站。四，教师配备不合适。当时

系里的师资力量相当强，如水力学的夏震

寰教授，土力学的陈仲颐教授，结构力学

的龙驭球教授等，但我们对有的授课教师

却不敢恭维，讲课时张冠李戴，甚至驴唇

不对马嘴。下课后，我与好友王绍汾同学

交换了看法，所见略同。五，重使用，轻

教学。毕业设计时，设计青石岭高拱坝，

不但我们同学没看见过拱坝，连很多教师

也没见过，我们只传看施先生到意大利考

察蒲拱坝带回来的简介。在这种情况下，

为何不派同学和教师到建成的拱坝看一

看，感受一下呢？为何不请拱坝方面的

专家为我们讲上几节课呢？系里却没有

这样做。六，浪费半年时光。1960年的

下半年，由于青石岭水电站停工，我们

返校准备毕业答辩。这半年的时光，多

无所事事，变来变去，浪费了同学们半

年美好时光。按说，1960年夏按时毕业

是完全可能的。        2018年4月




